
本报讯 由杭州籍纪录片导演萧寒执

导，历时两年，行走十万公里拍摄完成的纪录

电影《一百年很长吗》，将于 12 月 1 日在全国

正式上映。

昨日，趁着电影在杭州路演，钱报记者专

访了萧寒。

《一百年很长吗》是萧寒继《喜马拉雅天

梯》、《我在故宫修文物》后，第三部走入院线

的纪录片，讲述了两个普通人从 2017 年到

2018年的坎坷生活。

一位是从乡村到城市、打拼十年的90后

小包工头黄忠坚。从这位痴迷蔡李佛拳和舞

狮的小伙子，和女友张雪菲吵吵闹闹的小情

侣生活开始，到两人不顾女方父母反对登记

结婚，小两口没过几天幸福日子，却意外发现

怀着的孩子心脏有问题，于是在毅然生下孩

子后，小夫妻不得不筹钱做手术⋯⋯

另一位是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做了一辈子

马鞍的老爷子阿合特，家里欠了不少债务，大

儿子是个浪子，小儿子继承家业，但侄子尿毒

症需要肾移植。家中唯一的壮劳力小儿子决

定去配型捐肾，儿媳妇坚决反对⋯⋯

两个小人物这一年间生活之曲折，就像

剧情片一样。而实际上，这是一部纪录片。

一个纪录片导演是如何发现并拍下这些

富有戏剧冲突的真实情节的呢？

“靠老天帮忙，也得益于我们的勤奋和努

力。”萧寒说，“我们花了半年时间调研了100

多个手艺人，最后选了十几个进行拍摄。有

在香港搭粤剧戏棚的，有在绍兴做黄酒的，还

有在苏州做乐器的⋯⋯整个拍摄内容有600

多个小时，最后选了这两个人物的故事，剪成

现在的 106 分钟。”他表示，自己的第一部纪

录片拍的就是人：“这个世界上有人过着那样

的生活，他们打动了我，我想也一定会打动

你。”

聊到黄忠坚，萧寒笑着表示，一开始他们

是去拍黄忠坚的师傅的。后来看到这个小伙

子学拳学舞狮很有劲头，很痴迷，很坚定，还

很幽默，让萧寒一下子想起了周星驰的《喜剧

之王》，于是主角就从夏师傅变成了黄忠坚。

昨日在现场，黄忠坚也和观众一起看了

电影：“这就是真实的我。”他告诉记者：“最初

面对镜头时，其实非常紧张，不知道要做什么，

担心说得不对，担心屋子是不是太乱。但是导

演和我说，不要做任何修饰与改变，只要真实

表达就好，后来慢慢地也就习惯适应了在镜头

面前生活,甚至偶尔会忘记镜头的存在。”

聊到这部纪录片为何要取《一百年很长

吗》这样一个片名时，萧寒说，一百年对一门

手艺来说不算长，但一百年对人来说就是生

命的极限。他希望用相对诗意和富有哲理的

片名，让观众从电影故事中跳出来，对自己的

生命有所审视。

《一百年很长吗》片尾曲是赵赵作词，黄

渤演唱的。

“我和黄渤聊天时，他说起自己做小歌手

那段时间，在绿皮火车上看见那些小城镇小

村庄，那里的人或许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家

乡，但他们也有自己的人生故事，也有梦想，

在生活的舞台上用力地活着。《一百年很长

吗》说的就是那些用力活着的人⋯⋯”

本报记者 陆芳

继《我在故宫修文物》后，这位杭州导演又拿出一部纪录电影《一百年很长吗》

萧寒：向那些用力活着的人致敬

五年前来杭州大剧院演出时，加在王羽佳前面的头衔还是

“天才少女”，时隔五年，这个前缀变成了“中国最红的钢琴家”。

昨晚，王羽佳搭档“指挥沙皇”捷杰耶夫以及慕尼黑爱乐

乐团，在杭州大剧院举办了一场音乐会，《姆拉姆斯：第二钢琴

协奏曲》《马勒：第一交响曲》两首技术难度超高的曲目，让杭

州观众亲眼见识到了网络上最著名的“无影手”。

面对记者，王羽佳也首次透露了许多粉丝一直好奇的、自

己弹到兴奋时神秘的“喃喃自语”，“其实我就是在唱谱子啦，

这样不容易紧张”。

5年前她是钢琴“天才少女”，如今是“中国最红的钢琴家”之一

除了手快，她还敢穿
王羽佳昨晚在杭州炫了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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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宇浩

翻看百度百科，王羽佳的词条简单到有

些寡淡：世界青年钢琴演奏家，国际钢琴演奏

者，毕业于柯蒂斯音乐学院。

而眼前的她，利落短发、吊带背心、渔网

袜、露脐透纱⋯⋯一身全黑穿搭，如果不说是

弹钢琴的，王羽佳可能会被认为是纽约曼哈

顿区的哪个先锋潮人。

刚坐下来，这个北京大妞的手指，就在大

腿上来来回回地敲，默练着钢琴指法，小麦色

手臂的肌肉线条，透出古典乐舞台少见的“健

康感”。

聊到开心的时候，她会抓住旁边捷杰耶

夫的手臂，摇动身体。一头花白头发的捷杰

耶夫就慈祥地侧着头看她，像看自己的女儿。

至今，许多钢琴教材里示范弹奏的视频，

用的还是王羽佳录的版本。难怪这些年来，王

羽佳已经超越郎朗和李云迪，成为越来越多琴

童家长心中的优秀范本——9 岁进入中央音

乐学院附小，14 岁就远渡重洋前往柯蒂斯音

乐学院（类似古典音乐界的霍格沃茨）求学。

2013年，她来大剧院弹的是柴可夫斯基

第一钢琴协奏曲，很多人看完后惊愕“这个手

速实在太凶残了”。

2015 年的专场之后，之后的 2016 年、

2017年，王羽佳都没来杭州⋯⋯国际乐坛有

消息说，王羽佳闭关苦练，攻克了贝多芬的奏

鸣曲《锤子键》（Hammerklavier）。这可是

独奏钢琴作品中难度最大的一首。

有外媒曾评价，就算完全不懂乐理的音

乐小白，也能轻易被王羽佳的钢琴声所感染。

出神入化的手速，还有丰富的肢体语言，甚至

弹到激动时，常被摄像机拍到在自言自语。

昨天聊到这个问题，王羽佳少有地害羞

起来，“是吗？啊？我自己好像也没注意哎”，

低着头想了想，她又说“应该就是跟着弹奏在

唱这个曲子”，她说，这也是自己缓解紧张的

一种方式，“唱着唱着，就更放松了”。

会穿，敢穿，也成了王羽佳在当今古典乐

坛的符号，纯粹只因“我喜欢”。在庄重肃穆

的英国皇家节日音乐厅穿亮黄色的透视装，

穿 10 公分的高跟鞋演出，更是家常便饭，如

果被媒体diss了，下一次，她会换更高的跟。

王羽佳说，每场演出怎么穿，全部是自己

决定的，她会根据演奏曲目的不同，换不一样

的衣服。比如这次演奏的是《姆拉姆斯：第二

钢琴协奏曲》，是大师晚期的作品，夹杂了更

多的纠结和忧郁，所以王羽佳选了一身黑的

装扮。而之前她录制《姆拉姆斯：第一钢琴协

奏曲》的时候，就选择了亮色来穿，“因为那首

曲子像大海一样富有朝气”。


